《论语》中的教育拓展资料

关于“孔子的教育”的几个小问题
孔子弟子贤者居多为何偏偏喜欢颜回？
颜回是孔子的学生，是七十二贤之首，孔子对于颜回的评价非常的高，这在其三千弟子中是唯一的，可以说在三千弟子中孔子是最喜欢颜回的，孔子将这种喜欢溢于言表，丝毫不加以掩饰，在那么多的弟子中孔子为什么单单最喜欢颜回呢？下面小编就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孔子喜欢颜回的原因。
首先颜回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凡事老师一般都是喜欢好学的学生，从颜回死后孔子痛哭说，颜回死后就再也没有像颜回那么好的学生了。可见作为学生颜回是非常好学的。颜回不仅仅学习刻苦，同时也是非常聪明的，但是颜回的聪明往往表现为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上一点就透，甚至是做到活学活用，但是往往表现的有点大智若愚。
孔子就曾经说：“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子贡也称赞颜回聪明，说颜回是“以一知十”而自己却只能是“以一知二”，一个学生既好学又聪明，怎么能不得到老师的喜欢呢？
再者颜回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孔子周游列国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国家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被困在山野里，七天七夜没有吃一粒米，于是很多学生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子游与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动摇了，只有颜回是孔子坚定的支持者，颜回认为老师的大道不行是因为那个世道出现了问题，“不容然后见君子”，也就是说君子之道在混乱的世界里得不到应用，不是君子不好，而是因为世道不好。这样一个理解自己的坚定的支持者，孔子能不喜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颜回是一个按照孔子所教导的儒家思想要求自己的人，可以说完全符合了孔子对于“仁”的要求，所以孔子毫不吝惜的将“仁”归于颜回，这样一个按照孔子的价值观塑造自己的颜回，孔子能不喜欢？从上面几点可以看出，孔子喜欢颜回是必然的，如果我是颜回的老师也会喜欢颜回这样的学生。
孔子是一代大儒，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与颜回是老乡，也是师生，孔子一生中据说有弟子三千，但是孔子却称颜回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言语之中处处表现出对颜回的喜爱，对颜回的评价非常的高，称其为“三月不违仁”，称其“贤哉回也”，颜回去世的时候孔子已经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痛哭流涕，说再也没有颜回那样的好学生了。
颜回，春秋时期鲁国人，是鲁国没落的旧贵族，到了其父亲颜路一代已经是徒有虚名，颜回十三岁拜孔子为师，可以说其一生都在追随孔子，与孔子朝夕相处的时间从其十三岁入学到其三十八岁自己开堂讲学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说孔子对其是非常了解的，其对孔子也是非常了解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怎样的？
孔子又是个大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奴隶社会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受文化教育，孔子认为这样太不公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孔子创办私学，学生有贵族子弟，也有平民，据说他的学生有3000人，其中最优秀的有72人。孔子讲学的地方，有庭院、有卧室、有讲堂、有郊外，有时在旅途中的马车上就讲起学问来。他和学生们一起生活，勤勤恳恳地教育学生，得到学生的尊敬。
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他教育学生，只有通过艰苦的学习才能学到知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意思是连我这个老师也不是刚出生就有学问的人。他要求学生学习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说不要不懂装懂。他提倡“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意思是反复温习以前学的知识，才能获得新知识。他还用“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比喻，教育学生要虚心向别人学习。
[bookmark: _GoBack]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主张，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不同水平，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孔子的这些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记载在《论语》一书中，这些可贵的教育方法，对今天的教学还有一定的意义。孔子重视学问，但是看不起生产劳动，他反对学生耕田种菜，认为这些事是没有出息的，这是很不对的。
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和学说。孟子也像孔子一样，从事教育、广收学生，周游各个国家。后世把他们合称“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并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因此也成为封建时代的大圣人，受到人们的崇拜。



孔子的教育思想
李木生
中国商朝及西周时期，教育为贵族垄断与霸占，图书典籍收藏在宫廷之中，学校亦设在宫廷 和官府之中，以吏为师，学宦不分，只有贵族与他们的子弟才能够有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权利，被 统治者的平民和他们的子弟，没有任何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权利与机会，长期形成“学在官府”的 局面。
到了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末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官学日趋没落，“天子失 官，学在四夷”，典籍扩散，文体下移，为民间产生私学创造了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 统治者的分化与变迁，部分没落贵族、特别是贵族中最低一层的士，开始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收徒设教，称为村塾。也就是在自己门旁的小房子里，一早一晚教授几个乡里有些地位的子弟，其 规模与学生的成份，都还没有对“学在官府”的体制产生重大的根本的影响。
孔子的时代，私家办学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以孔子、墨子两大派所办的私学规模为最大，成 效也最为显著。这种私学，虽然不能确定为孔子所独创，但是，就办学的规模、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与系统的教学内容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讲，孔子无疑是中国私学第一人。因此， 授徒设教，创办私学，在中国创立起第一座杏坛，当是孔子一生最为重大、最为主要的事情，也 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当然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大的体现。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见《论语·卫灵公》)，即不分贵贱贫富，不管年龄大小，也没有地域之分(包括不分国籍)，想来学习的学生，都可以进校学习。
我们应当永远记得孔子的这句话“自行束脩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对 于“束脩”二字，历来有着两种解释，一为男童十五岁以上，一为一束干肉。
即便是“只要主动给我一束干肉以上作为见面礼，我就不会不教他”，那么这个“束脩”， 恐怕也是中国数千年间学生拜师之礼中最微薄的吧?是从小贫寒、“多能鄙事”的孔子，第一次向所有的人打开了受教育之门，并把这个可以决定人一生、影响人一生的教育大门的门槛，放得空 前之低。孔子并不是在做虚假的广告，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十五岁以上的男童，自不必说，那是不分贵贱贫富的。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自行束脩以上 者”的“束脩”，应当是指“年龄达到十五岁以上的男童”。一是孔子从小贫寒，他不会也不可 能将不能提供“一束干肉”的求学者拒之门外。二是“束脩”是古代十五岁男子进入大学时所拿 的薄礼，后来就成了专以表达十五岁年龄的专有名词，犹如“弱冠”是指男子二十岁，“及 笄”是指女子十六岁，以及孔子之后人们将“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随 心所欲不逾矩”等分别表达人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等一样。三是孔子本 人也说过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也是在十五岁的年龄上进入学习阶段。
在他所收的学生中，有“难与言”的童子，也有只比他小六岁的颜季路(颜回的父亲);有鲁国 人，也有来自齐、燕、宋、蔡、卫、郑、卞、陈、秦、吴、楚等国的人。他的学生中，当然有贵 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则是出身贫贱人家的子弟。他们有“一小竹筒饭，一瓜瓢水，住在 陋巷里，受着别人受不了的穷苦”的颜回;有其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着粗劣的 野菜、被称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着茅草小屋，蓬蒿编门、破瓮当窗、屋顶漏雨、地下潮湿 却端坐而弦歌的鲁国人原宪;有大雪天连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以芦苇花絮当棉花的闵子骞;有满手 老茧、絮衣破烂、面色浮肿的卫国穷人曾参……贵族、商人、平民、野人、贱人、鄙家、大盗、 大驵等，真是“有教无类”。
孔子不会忘记为自己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和母亲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国之中该有多少个父母也 在这样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他不会忘记季孙氏家臣阳虎的侮慢与蔑视，他更清楚列国之中，正遍布着像当年自己一样有志却不得申的青年。
孔子从鲁国向列国瞭望，在战乱的纷争中不仅有大批的贵族在没落，大批的新的权贵在崛起，更有日益壮大的“士”的阶层(后备官吏)，和向士的阶层挤攀而来的平民的子弟。在这一切 都处于重新组合的春秋时代，正迫切需要一个训练此类人才的地方，而训练的基本内容，则是 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从小以学无定师、艰苦自学而成就为一个博学之士的孔子，不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艺”的各种技能，更对被称为高等“六艺”的 《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内容与精神，有了系统的学习与掌握， 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
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广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备了满足这一需求的充分的条件和 意识。对于从小吃苦受穷的孔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可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难得的机遇，他也 要养家糊口，他也想有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的缜密博学的大脑与热情仁义的心， 定能开辟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来。
尤其是充分具备了这一条件的孔子，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以恢复周礼从而达到“君臣父 子”全社会有序稳定为己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复周礼、实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 知识、有理想的仁人志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于是，孔子“学移民间”的私学，应运而生， 并有着与“学在官府”分庭抗礼的强大生命力。
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巨大的。从以下两件事就可看出，就是在当时，孔子与他的私学，就已经 在鲁国和东周列国的统治阶层与民间，都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那个当年把孔子拒之门外的阳虎，而今却要千方百计与孔子联络。阳虎虽然只为季氏家臣， 而权位之尊却等同于大夫。他很想见孔子，也想借助于孔子的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只是苦于没
有机会，更怕吃闭门羹。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计策。按照那时礼的规定，大夫赠送礼物给士， 如果受礼的士当时不在家，士则要亲临送礼者家中拜谢的。阳虎打听准确了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了一头蒸乳猪，然后就期待着孔子的登门拜谢。令阳虎想不到的是，孔子此时不愿见他也因为教务烦忙没有时间见他。接受了蒸乳猪的孔子自有办法，他也打听准了阳虎不在家时去登门答 谢。“阳货(也叫阳虎)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第二件事即南宫敬叔。他之所以能够向鲁昭公建议资助孔子西去雒邑，就是因为他是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孟僖子曾在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时，因为不懂礼而受窘出丑，痛切地感受到古 代礼仪与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公元前五一八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临终的时候只交待了 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一件事，那就是在他死后，一定要拜孔子为师学礼学做人，“礼， 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于何忌(孟懿子) 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孟懿子就是在父亲去世之后，遵父嘱领着弟 弟南宫敬叔共同拜孔子为师的。
孔子创办平民教育，大概开始于他的“三十而立”之年。其后，这种投入了自己全副心血的 教学活动，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岁至七十三岁终老的四十三年的人生，他的教育 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三十岁开办私学至五十岁仕鲁之前，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阶 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时间。第二阶段是在他仕鲁四年、流亡列国十四年之后，即 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后期。其实，就是在他在鲁国为官和流亡列国的十八年间， 他的教育活动也一直没停止。可以说，孔子几乎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这项为中国教育开山 的事业之中。
在孔庙大成殿的前边，有一个独特的建筑，一方高台之上建有一座朴拙而又华丽的亭子，两 重飞檐，金黄的琉璃瓦，朱红的廊柱，亭上高悬的竖匾上有金代文人党怀英手书的两个大字：杏 坛。这是金代的建筑，坛址则是宋天禧二年(公元一零一八年)重修孔庙时所筑。因为孔子，“杏 坛”已经成为教育的代名词。其名起始于《庄子·渔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游乎缁帷之林， 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具体这片树林在曲阜的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法 可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当年教学，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会根据学生的 多少、气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变动地点。不过据说当年孔子设教授徒常在的地方，开始在曲阜 阙里自己的庭院内，后来移到了庭院西侧不远的一片树荫下。因为那里种有几棵杏树，渐渐地就 被人们称为“杏坛”了。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后培养收授的学生达到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的超拔之士， 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开头，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说‘跟着我学 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处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语言方面的有宰我、子贡，文章博学方面的 有子游、子夏。”除了鲁国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宋国的司马牛等几个贵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 贫贱。
这些大多出身贫贱的弟子，经过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 有的从文成为文献专家，有的则继承老师的思想，成为新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已经成为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与思想重镇。
起于平民，经过孔子的教导历练，而进入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有的还能进入贵 族行列，参与国家的管理。这不仅真正打破了贵族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从而也打破了西周以来 实行的世卿制度和贵族世袭政治官职的局面，可说是一次带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性的变革。
孔子是出过仕的，如做过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来直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的学生们，一批批地见用于社会，而他所教的，不少内容正是关于出仕用世的学问与技能。作为老师，当然有着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机会和本钱。尤其在孔子的私学日益壮大并在列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时候，以孔子日隆的声望，以他接交的更为广泛的关系，都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机遇。但是孔子并没有汲汲于此，反倒更加地沉潜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之中。为什么?在孔子的心灵深处，一定还有更为人性的，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他全心身地投入到平民教育里。不然，他不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坚守在“学移民间”的忙碌之中。这种深层的原因，就是从 事平民教育给他带来的巨大而深长的快乐和日新月异的成就感，就是能够自由地展现自己的人性 与意志、独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与精神。
《礼记·射义》曾经为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我 曾经为这样的一个细节而久久地遥想当年。矍相之圃当是在曲阜城西的郊区，孔子正在教他的学 生们练习射箭的技艺。老师技艺的高超与学生们练习的认真，以及老师箭箭中的时人们的喝彩声，都似乎透过两千多年的时空，直传在我们的耳边。一个一米九一高的孔子，威风凛凛而又文 质彬彬，那种拉弓射箭的情景，怎能不让人血脉贲张起来?不用说更多的语言，只“观者如堵 墙”五个字——几乎就是轰动鲁国国都的真实写照，围观的人是那样的多，里三层外三层，简直就围成了人的高墙(看来儒宗孔子还是个运动健将)。
孔子的儿子孔鲤也是孔子的学生。但是作为学生的孔鲤，并没有得到父亲额外的照顾。并不 像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子女在选择学校、加分项目，以及录取等方面， 给以诸多额外的照顾与优惠。孔子当时就有一个陈国来的叫陈亢、字子禽的学生，觉得孔鲤肯定 会得到父亲更多的照顾，便专门找到孔鲤，问他是不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老实的 孔鲤回答说：“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 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 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论语·季氏》)这个叫陈亢的学生听后特别高兴，觉得自 己问一而得三，既知道了学诗学礼的好处，又知道了孔子并没有偏爱自己的儿子孔鲤。
在这里，孔子是以自己的师德或曰人格的光明与坦诚，在对学生们进行着另外一种耳濡目染 的人格教育。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以为我有所隐藏吗?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隐藏的。我没有一件 行为不是对你们公开的;这是我的本心啊。”(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 者，是丘也。《述而》)
还有，孔子在教学中，始终坚持着一条高效的教学理念：个性化教育。百人百态，智力不一，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孔子总会根据各人的不同，分别施教。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比比 皆是。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同是问孝，孔子却分别给以不同的回答。这不仅是孝 可以有多种角度的阐述，更在于他所教育的对象有着差别。再如，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等 问仁，孔子更是分别给予着各异的回答。
有着这样的个性化教学，也就屡屡出现经典的教学相长的场面。
如《论语·先进篇》中的一个教学相长的情景，就是堪称经典、能够传之于万世仍然新鲜如初 的。一种师生间的坦白与友爱，一种教、学时的融洽与欢情，跃然纸上。有一天，子路、曾皙(名 点，曾参的父亲)、冉有、公西华四个高材生陪着老师随意地坐着。这时老师孔子先发话说：“你 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你们平日里好报怨说‘人家不了解我呀!’假如有 人了解你们，并打算请你们去做官，那你们怎么办呢?”
性鲁直的子路不等别人答话，便抢先回答：“假使有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春秋时 期，这当是一个诸侯中的大型国家了，处于几个大国之间，在强敌环伺之下，又经过连年战争， 财政危急，国内又加以灾荒，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手上，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人人都有勇气，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冉求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他的回答与子路截然不同：“只要方圆六七十里或者再小一点的小国家交给我让我来治理，花上三年的时间，我可以使这个国家社会繁荣，人人富足，至于修 明礼乐的文化建设，则只好等待高明的人才来着手了。”仪表端庄的公西赤回答得又有不 同：“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领了，但是我愿意好好学习。在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同外国的盟会 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
到了曾参的父亲曾点，才真正到了高潮。
孔子听完以上三人的回答，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正在悠闲地鼓瑟的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便稀了瑟音，让手指在弦上轻轻一拢，瑟弦发出 铿然的响声，然后离开弹瑟的地方，站起来对老师和他的同学说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孔子的时 代，音乐不仅与诗是一体的，诗可以唱可以咏，乐也有着诗的内容;音乐与礼与学也有着融为一体 的关系。教学之中，可以有与教与学相融的音乐参预其间。曾点虽然鼓着瑟，但思绪在音乐中也 在老师所提的问题之中，音乐也是一种倾听与表达。所以，鼓瑟的曾点，会在轮到自己发言的时 候，从容对之：“我只是想，暮春三月，厚重的冬衣也换上轻便的春服，和五六个成年人与六七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到沂水岸边晒晒太阳，再上高高的舞雩台上吹吹和煦的暖风，高兴地跳舞 欢叫，尽兴了就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人与人和谐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为一体，而 人的内心也便化成为一种和谐圆融的世界了。每每读至此处，心荡神怡之时，也会有一种疑问冒 出：北方的三月，还是相当寒冷的，沂河里是无法游泳的，这个“浴乎沂”该作何解释?只要将身 心沉潜在曾点所描绘的那个境界里，就会自然地想到，那是到野外的沂河边，沐浴太阳呀。要知 道，冬天的寒冷已经让长久不能出户的心憋闷锈涩了，听着沂水的流水声，让阳光照透身心，那 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诱惑呀!
孔子听罢四个学子的回答，惟独对曾点的回答迅速给以回应：“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孔 子大声地感叹说，我就希望和你一样!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曾点或许只比子路小一点，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而公西华最年轻，比孔子小三十二岁。子路长于率军，冉有擅长理财，公西华喜好 外交礼节，三人都各有专长，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对于他们的向上与进取，当老师的当然是十分的快慰。但是老师更于世事有着常人难及的洞察，知道有才有德并不能就为世用，被埋没甚至 被委屈也是世道的一种常态。所以他才对于曾点的淡泊与超然，就多了一份理解与赞同。朱熹对 于“侍坐”这一著名篇章是这样解说的：“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 意。”这一理解，也是从平常、平淡之中，见出非同寻常的人生况味、人格追求与没有被物异化 的人性之美。
这一场景，当是发生在孔子流亡归来后的晚年。因为侍坐中的公西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孔 子开始流亡时他只有十二岁。
也许会有人说，多没出息呀，不就是玩吗?入世的孔子不会如此吧?其实，仔细想想，孔子之 所以对于曾点的回答给以这样的赞同，就是因为曾点的追求里包含了孔子与他的学生们最高的追求。人的孔子怎能不让美好的人性充分地展示与流露?一种生命的欢乐与宁静，就在这春风春水之中化作美丽的彩虹。其中不仅展现着人性的最高境界，也隐含着他们师生最高的思想与政治追 求。只有到了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繁荣、天下太平的时代，只有到了连知识分子与平民百
姓也能够享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才能享受到这种“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真、善、美的人生的幸福。
这是一种大同世界的至境啊!
两千五百年前的瑟音，依旧余音袅绕。
这种自由式、平等化、各抒己见的讨论、研究模式，是这座杏坛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仅是 《论语》一书，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可以在师生之间，也可以在学生之间;有时是论人，有时是议事;或哲学，或政治，或生活，或经济，可以是天下大事，也可以是鸡毛蒜皮;会娓娓道来，层层 递进，如剥笋之妙;能剑拔弩张，飞流直下，具破竹之势。见仁见智，畅所欲言，于自由之中增长智慧，于平等之处丰富思想，更于这种教学相长之中建立师生间的友爱、培养教与学的兴趣，也收获教与学的欢乐。
不妨让我们一一领略他们的友爱、兴趣与欢乐。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 《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这是孔子与学生之间的研讨。本来子贡开言就有了高的境界——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很多 钱却不骄傲凌人，怎么样?一个“何如”，可以想见子贡心里是有着得意之色的。他是看多了争权 夺利、贫而谄、富而骄的世态，才说这个话的，而且他也有资格说这个话。他是既获得了钱财又 获得了社会重用的大才，却能够做到不失人的本性，不谄不骄。他觉得能够做到这样，肯定会得 到老师的赞同吧。但是老师却仅仅以“可也”回答，并说“还不如贫穷却乐于道，有钱却谦虚好 礼”。子贡听了，当然是眼睛为之一亮。但是子贡并不只是佩服与接受，他在老师的基础上，又有着深的思索：“《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选料，再糙锉，然后再 细刻磨光’，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孔子在教学中是表扬与批评并用的，当然他也知道是以肯定 与表扬为主。这时，老师高兴地表扬说：“赐呀，现在可以与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事 情，你就能有所发挥，举一反三了。”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又是子路抢先发言，无需举手然后再让老师决定，当然也就没有谁的家长请过老师吃 饭，老师就多叫谁发言，作者注)：“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这是多名学生与老师在一起的研讨。真见各人风采，又见学习气氛，风采是尽显人性自由之 美，气氛是突出平等研究之乐。颜渊真是文质彬彬的贤君子，张口就让人感动，他的志向是：自
己有了优点长处，并不在心里满足，对别人做了善事，也不在心里感到对人有了恩惠。子路真是 仗义，自己的好东西全与朋友一起使用、用坏了也没有一点遗憾;子路更是率真，你老师不能光考 我们，我们也考考你老师，“愿闻子之志”，请老师也说说你的志向。老师毕竟是老师，对于子 路的“唐突”一点也不介意，非但不介意，还将心剖露：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都相互信任，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真是天下为怀啊!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 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
这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研讨，已经有了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味道了。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叫他们做做打扫卫生、接待客人、应对进退的工作，那是可以的;不过这些只是末节罢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却没有学会，这怎么可以呢?子夏当然有子夏的道理，上来就 是带着些气的语气词：“噫!”，而且第一句便对子游(姓言名偃)的否定进行否定：“唉!你言游说错了!”并接着说了一通道理：君子所应学习的道理，哪一样要先传授，哪一样要最后传授呢?如果以认识草木作为比喻，就是要先区分为各种各类。对于君子所应学习的道理，怎么可以任意妄加批评呢?在教导中能够有始有终全面兼顾的，大概就是圣人啊!
有时，孔子又会以同一个问题，分别让自己的学生单个作答。这既是考察锻炼他们的自主回 答问题思索问题的能力，又是对于已经达到高层次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如对于“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同一个问题，子路、子贡、颜渊分别进入老师的房子，做了不同的回答——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路);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贡);“知者自知，仁者自爱”(颜渊)。老师也分 别给以不同的点评——说子路“可谓士矣”，说子贡“可谓君子矣”，说颜渊“可谓明君子矣”。(见《荀子·子道》)其实，这也是三种做人的境界，既相互融合，又有着层次的区别。子路的让人知己、爱己，显然要比子贡与颜回的境界低了一些。乍一看颜回的回答，也是从自己出发，但是这个“自己”，已经包含着子贡的知人、爱人，而且更加地强调了内省的功夫。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那三千弟子的音容笑貌，也无法具体再现中国第一座杏坛的教学场景。 但是，有孔子在教育领域，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堪称经典式的遗产让我们后人享用，这也就是我们的幸运了。
“有教无类”，当然是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活动的纲领性的东西，至今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尽管时间已经跨过了二十五个多世纪，我们仍然面临着失学儿童的问题，我们仍然面临着因为贫富差距与权力的大小有无所带来的受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仍然面临着教育畸形发展与 教育腐败的严重问题。
当年有个叫南郭惠子的，曾经对孔子的“有教无类”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做到 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的学生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面对孔子的“有教 无类”，我们不妨发问：我们做到了吗?我们还有哪些差距?为什么?我们应当怎么办?
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当然是我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的一个 重大突破。在世袭贵族制的春秋时代，孔子第一个提出不管高低贵贱，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性相近”;人的素质的根本差别往往就在于后天的学习与教育上，教育可以使人得到根本的提高，这便是“习相远”。在鲁国国都不远的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因为道德水准低而很难与其交往，可是孔子却接见了那里的一帮子青年人。对于弟子们的困惑不解，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别人改了过，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你这里来，你就应当肯定他的洁净，不要老是抓住他们以往的过失不放。”(《论语·述而》)由此，他提出了用人的一个新的标准：“学而优则仕”(《论语·子 张》)，并由此培养与造就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人才来。
而“诲人不倦”，则是孔子一生坚持的施教态度，也为后世百代千代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施教的准则。他在总结自己的教育生涯时说：“说我圣，说我仁，我都不敢当。我只是永不自 满地学习，不知疲倦地教诲子弟而已。”(《论语·为政》)
虽然孔子有着与学生们平等研究的学习气氛，作为老师，孔子又是严格的，一丝不苟的。尤 其是关系着仁德、礼乐等大问题的时候，孔子绝不迁就。
如当有人说微生高这个人是个直爽的人时，孔子就予以否定。在《庄子》、《战国策》等书 里，微生高这个人是个很有特点、重情感、懂得爱的人。他曾经与一个相爱的女子相约在一座桥 下见面。他等待了好长时间，却不见相约的女子。但是他特别有耐心，觉得女子不能按时到来，一定有她的原因。谁知，这个时候，河中的水涨了，或者是山洪突然来临?他本可以走掉，但是他 仍然在桥下等。水越来越大了，以至于站都站不住了。他还是不走，为了能让万一到来的女子在 桥下看到自己，他就抱住桥墩，直至被大水淹死。
从这个故事推断，微生高是个诚实的人。孔子之所以否定他的直爽，是从下面的一件小事引发的。有人向微生高借一点醋，正好赶上微生高自己的醋用光了。于是，微生高就去邻居家借了 醋给登门讨醋者。对此，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点醋，他不直说自己没有，却到邻人那里转讨了一点给人。”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 之。”(《论语·公冶长》)孔子当然知道，自己即使没有，也要从邻人处借来给人，是一种慷慨大方的行为。但是孔子也许看得更为入微，或者他看到了微生高还有着另外的想法?比如，醋本来是 常备的食料，一般不可能没有，如果直说没有，或怕别人说自己小气，宁可从邻居处借来给人?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并有诸多的创新，也为后世以至当代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 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提倡“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论语·子罕》);“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教学 相长的相互切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整部《论语》到处可见师生间的这 种教学相长的生动例子;用联系实际的时政评论与人物评论，来提高学生认知事物分析事物的能 力，让学生建立起纯正的是非善恶观等等。如鲁国的大夫臧文忠明知柳下惠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却不肯任用，孔子就抨击他白占官位，不干实事。再如有一次他路过泰山，发现一位妇女在墓边 痛哭，就让子路去探明情况。当她知道这位妇女的舅舅、丈夫与儿子都是被虎吃掉、而仍然不愿 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为深山里没有“苛政”时，孔子便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 著名时评(《礼记·檀弓》)。
在学习的态度上，孔子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著名论点，并正在惠及于后世学子。如以学为 乐，主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如学习中的实事求是，主 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如虚心好学，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 而));如学以致用，指出有些人熟读了《诗经》全部作品却办不通政务，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 地谈判酬酢，批评他们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 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如赞赏怀疑精神、鼓励多提问，说“不说为什么、为 什么的人，我也真是不知道怎样去教他了”。“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再如，孔子反对学习上的懒惰习气，主张勤奋精进，“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等。
孔子还提出了诸多学习方法，至今还在被我们运用。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 新”(《论语·学而》)，鼓励学以致用和重复记忆;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提倡学习 上的一种怀疑精神;如“欲速则不达”，倡导学习上的循序渐进等。
在我们津津乐道孔子的“诲人不倦”精神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这句话前面的一句：学而不 厌。而在“学而不厌”前面，也还有一句：默而识之，也就是把自己的所见所离，默默地记在心 里。他之所以能够一生教授三千学生，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里对众多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孔子始终跋涉在一个没有止境的学习途中。而且这个学习，不仅是知识的 增加，更有着思想的不断地开掘、德性的不断地修炼和行知相促、教学相长。仔细想来，他的三 千学生，不也都是他的老师吗?“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正是夫子一生的态度 与做派吗?他教导子路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强调的当一个人不知 道、不懂的时候，一定要有老实的态度，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是不懂。但是，承认不知不 懂仅仅是一个好的态度，这还远远不够，要由不知变为知、由不懂变为懂，而促进这一转变的， 就是不断学习、善于学习，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有一次他的一个叫子张的学生向老师“学干禄”，也就是学习怎样去谋生、获得一个好的饭碗。子张姓颛孙，名师，小孔子四十八岁，出身低贱，曾经做过马市的经济人，是通过艰辛学习才成为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一。他屡屡向老师请教，如“问行”、“问善人之道”、“问 明”、“问崇德辨惑”、“问令尹子文”、“问达”、“问入官”、“问政”，包括这次的“问 干禄”。子张对人有颗难得的宽容之心。如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向他请教有关交友的问题，子张先 问：你的老师子夏是怎么认为的?子夏的学生说：“我们的老师认为，值得结交的就结交，不值得 的就拒绝他。”子张不以为然，说：“君子既尊敬贤人，也接纳普通人;称赞好人，也同情无能的 人。如果我自己是个大贤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我不能包容呢?如果我不是贤人，别人也许就会拒 绝我，那还用我去拒绝别人吗?”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里，只点明了三 个弟子，其中就有子张，另外两个是子贡与子路。这次他向孔子问“干禄”，孔子对他说了两 条：“多闻阙疑”和“多见阙殆”。孔子真行，找饭碗，就不讲空道理，只讲实用的：要多听， 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自信的地方才谨慎地说出;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自信的地 方就谨慎地实行起来。能够做到这样，则“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就是要自己的学生 多听多看多见多经历，实际就是在说怎样学习。
中国的第一座杏坛上所铭刻的“学习”二字，不仅是学生的学习，还有老师的学习，两种学习加在一起，才使这座杏坛，有了江河行地一样的魅力与生命力。于是，他的关于学习的思想， 也就历久弥新着——
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开始，又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学也”(就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做事尽责又讲求信用的人，却很难找到像我这样爱好学习的人。《公冶长》);“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以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都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都不要忘记自己所已知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好学习的。《子张》);“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只有触类旁通地学习，才能够不走 进死胡同。《卫灵公》);“学则不固”(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学而》);“不耻下问”(《公冶长》);“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乡党》);“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听多看并将好的记在心里变成自己的品德与知识《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杏坛授业已经过去两千多年，然而其人性化、启迪式的教学方式却足以让现代人的填鸭式、 应试制教育蒙羞。作为平民教育家的孔子，作为中国第一位人民教师的孔子，几乎是一座永远也挖掘不尽的矿山，甚至是一座越挖矿藏越丰富的独特的矿山。
